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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策划 A03XING CE HUA

产品多低端产品多低端，，品牌不够响品牌不够响 一条产业链一条产业链，，还没做好大文章还没做好大文章

安徽蚕桑产业日子有些安徽蚕桑产业日子有些““寡淡寡淡””““东桑西移东桑西移””如何打开致富之路如何打开致富之路
5月4日，家住合肥建材一厂附近的刘明明，花10元买了一盒蚕种回家，这盒种有200粒，20天左右蚕

种就会变成蚕宝宝。“妈妈说，蚕宝宝很金贵的，浑身都是宝贝，作为蚕宝宝食物的桑树也是宝贝。”10岁的刘

明明，更加珍惜这盒蚕种了。

省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德辉介绍说，“我省蚕桑产业综合利用做得很一般。2010年的时

候，我省茧丝绸全行业产值已达45亿。近两年，该产业整体稳中有升，但没能抓住‘东桑西移’的契机，实现

跨越式发展。我省蚕茧产量始终在全国六七位徘徊，蚕桑产品也仍以低端产品为主。”

“与江浙等省市相比，我省行业集中度低、产业层次低、知名度低，事实上随着国家‘东桑西移’政策的实

施，安徽茧丝绸企业有一大半都是外来‘老板’在做主，但存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省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度加快，其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 不断上涨，致使传统的蚕桑产业发展受到制

约，生产规模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土地资 源和劳动力资源，具备

发展蚕茧丝产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故商务部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实施“东桑

西移”工程，将蚕茧产区逐步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战略性转移。

链接

“国内消费市场想在短期内打

开，是不太现实，但目前国际市场的

丝绸需求量依旧很大，我们不能一味

出口原材料和低端产品，而应该在加

工产品方面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

汪海涛向记者表示。

“我们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完全

可以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生产

出高端的产品，再向这些地区销

售。”黄德辉建议。据记者了解，安

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已经从意大利

引进了设备，安徽源牌则从日本引

进了设备，但想培育出国际知名的

品牌，显然还需要时间。

“够实力的大企业，完全可以

进行规模化经营，创立一个综合性

品牌，把桑茶、桑果酒、蚕丝被、丝

绸衣服等等，囊括到一个品牌下，

集中向国内市场、国外市场推。可

惜我的企业实力不够。”张远祥遗

憾地表示。 记者 张华玮

高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

破局之道

企业贷款不再“歧视”

“像我们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蚕

桑行业居然被列入高风险行业，什么

概念呢？我们需要资金，我抵押一套

100万的房产，如果我是做其他行业

的，能贷款八九十万，但我做蚕桑，最

多只能贷到50万，经常只能贷到三四

十万，这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如果

在融资方面给予我们更好的政策，我

相信不少企业都能更进一步。”张远

祥信心十足。

“有了蚕桑农业保险，大家干蚕桑

事业的积极性明显高了。栽桑养蚕

是蚕桑产业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事实

上是非常重要的，好茧好丝的价格，

以及用它们做原料做出的成品，价值

是明显不同的。但蚕很娇贵，养起来

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我们就希望政

策保障这块，能不能给得更高一些？

保险赔付能不能更高一些？农户不担

心亏本，积极性就高，养蚕养久了，就会

熟能生巧。”赵启华觉得，想有更多的技

术工，首先要能留得住做这行的人。

黄德辉说，“事实上，省政府近年

来对蚕桑产业的扶持力度是很大的，

我们都能感觉到，但为什么不能像给

其他大宗作物一样，给蚕茧定个最低

保护价呢？这样农户的积极性会更

高，从事这行的人会觉得更有保障。”

政要、明星“以身作则”

“从现在的市场情况看，蚕丝被

的需求量越来越高，蚕丝被的价格可

不低。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

费者会主动地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

虽然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还没

到，但通过一定的宣传引导，还是能刺

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的。”汪海涛对丝

绸行业的未来发展，十分看好。

“我们行内人经常在一起开玩

笑，像喝咖啡啊、吃韩国烤肉啊，这些

外来的生活习惯，对国人的影响是很

大的，可见生活习惯不是一成不变。

虽然说现在国人可能没有每天熨烫衣

物的习惯，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有这样

的习惯。那些曝光率很高的政要、明

星，如果在亮相时能够更多地穿着丝

绸衣物，就会有很大的带动作用。如

果能打开国内消费市场，这个产业将

会迎来一次爆发式的发展。”黄德辉

笑着对记者表示。

现状素描

4月25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山

南镇的金牛蚕桑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天该合作

社热闹非凡，在一间“教室”里，挤满了数百位当

地的养蚕农户，一打听，原来是在今年发春蚕种

前，合作社给大家做技术培训。

“我们合作社2008年刚成立的时候，只有

50户，现在有600户，可以说大家的养蚕积极性

越来越高了。”肥西县金牛蚕桑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赵启华说，“蚕桑这个事业，一家一户散

种散养，效益不高，也容易发生问题。大家集合

起来，规模化种养，能够规避多种风险，带来更

高的效益。”

据介绍，该合作社去年的产值为 1600 万

元，合作社盈利30多万元，养蚕户的户均年收

入达到万元以上。赵启华的养蚕干劲十足，去

年盈利后，今年又购买了一台20多万的蚕茧

自动烘干机，要知道这种烘干机，目前全省只

有4台。

“桑蚕是穷人们的事业。我们这位于江淮

分水岭一带，水源条件不好，水稻、小麦等大宗

作物无法大面积种养，但桑树耐旱性强，我们这

里的气候很适合栽桑养蚕。养蚕的投入很低，

一盒种三四百元的本钱，25天左右，以蚕茧对外

销售，一盒种一般能有45公斤的茧，按40元/公

斤算，一盒种就是1800元，净赚1500元。”赵启

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但一年可养四季。

“养蚕最怕大病大灾，但现在有了政策性保

险，一盒蚕种农户交6元，政府给14元，一共是

20元，假如最后颗粒不收，能赔付400元，成本就

收回来了。另外，政府还给了很多扶持政策，比

如对我们合作社免除了一切经营费用，不征增值

税，不征地税，任何税收都不征。”赵启华认为，现

在正是发展桑蚕产业的大好时机。

种养户：
“桑蚕是穷人们的事业” 安徽源牌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我省一家以茧丝绸生产加工为主的

“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其

“源”牌白厂丝、“SILKISS丝侬”牌和“曼

尼陀”牌蚕丝被等系列产品已成为国内

外叫得响的“名牌产品”、“免检产品”。

“蚕丝是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

的天然纤维，而且益处多多。”安徽源牌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汪海涛

向记者介绍：“西方国家对丝绸的消费量

比我国大很多，像衣服、被子、领带等。

我们的茧丝都是大量对外出口的，蚕丝

被的对外销量也在逐年提高。”

“丝绸衣服有一个毛病，水洗过之后

会打皱，”黄德辉介绍道，“也就是说，如

果要让衣物保持有型，每次水洗过之后，

穿之前都要对衣物进行熨烫。西方人有

这个习惯，但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呢？所以国内的丝绸销售市场，一直都

很一般。”

黄德辉也告诉记者，“我省的蚕桑产

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对外出口的，属于外

贸产品。茧缫出来的丝，或者制成绸缎、

绸胚布，我们主要还是出口原材料，给人

家加工印染，我们搞的基本上还是原始

的东西，也就是低端产品。”

企业：西方国家对丝绸需求量更大

说起蚕桑产业的延伸，就不得不提

岳西县桑皮纸纯手工艺人王柏林。从

2005年至今，他已经累计向故宫输送桑

皮纸十多万张。2004年，故宫大修倦勤

斋，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在全国寻找桑皮

纸手工制造艺人，最终王柏林的桑皮纸

让故宫“倾心”。

“制作桑皮纸需要30多道工序和流

程，机械化大生产导致了传统手工造纸

业的严重萎缩，但手工造纸和机械造纸，

终究是有区别的。”目前，王柏林已在北

京开了一家生产桑皮纸的手工作坊。

潜山县槎水镇农技站站长范桥松介

绍：“槎水镇利用废弃桑枝每年发展反季

节香菇103万棒，每棒投资2.8元，可产

香菇1.5~1.8斤，可收获3.8元，每亩可获

纯收入2.5万元。”

据岳西县蚕桑局负责技术推广的陈

宗庆介绍：“桑叶在古代又称‘神仙叶’，

其本身就是中药材的一种。制作桑茶和

一般制作其他茶叶的工序差不多，桑茶

可代替传统茶叶，也可制成袋泡茶。”

“蚕桑产业，不能在一根丝上吊死，

现在很多研究单位，都在想方设法扩大

蚕桑产业链，包括桑树的综合利用。”黄

德辉向记者介绍，“我省做得比较好的一

个是桑茶，一个是废弃桑枝养食用菌，还

有一个是桑皮纸。”

“蚕蛹可食用、也可提取蛹油，蚕沙

枕头是保健佳品，桑树可在沙漠、盐碱地

区做绿化，蚕桑里提取的叶绿素价值非

常高，桑果可做饮料和酒，丝胶可用于做

高档化妆品……”说起蚕桑产业链，黄德

辉如数家珍。

延伸：让故宫“倾心”的桑皮纸

发展困局

缺乏技术人员

“去年，我省蚕桑技术干部一共只有327人。目前来

说，桑蚕的种养环节，主要还是依靠人工养殖。但客观来

说，我省做这一行的技术人员太少了。”黄德辉说。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栽桑养蚕的，一般都

是老人和妇女。”赵启华也表示，“所以我们每年都会进行

轮训，尽可能地提高养蚕户的能力，他们养得好，赚得多，

积极性也就会更高一些。”

“目前蚕桑的比较效益还是很低的，你在外面打工，怎么

着，一天也能赚50元吧，25天就是1250元。养蚕，一盒种

25天也就赚1000多一点，还是在没有出现什么疫情和灾害

的情况下，”陈宗庆说，“愿意学这个技术的越来越少，学得好

的就更少了。”

工艺、管理相对落后

我国是茧丝绸原材料供应基地，产量占到全世界的

70%，但我们的加工工艺、印染技术比不上意大利、法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抵不过印度、泰国等邻近国家。“一

条领带，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几十元，人家做出来再回来销

售，就上千元了。”黄德辉说。

而放之全国，我省行业集中度低，产值过亿元的企业

占行业总产值不到1/4，产业集聚、集群还未成形，散、小

的局面尚未整体改观。“除了京九、源牌，我省茧丝绸这

块，就没什么大企业了，整体上还是比较散，没有形成规

模化。”六安市太平丝棉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远祥感慨。

黄德辉告诉记者，我省的产业层次较低，无法获得更多

的产品附加值。

“事实上，我省很多茧丝绸企业的老板都是江浙人，

一方面江浙那边的加工工艺更成熟，他们有经验；另一方

面，你打过交道就知道，江浙的管理体系更严格，企业制

度规范，并且投融资也更快捷。”张远祥说。

内销市场未打开

“蚕桑行业的主要消费市场在国外，国内消费市场基

本没有打开。目前在国内、省内销路比较好的只有蚕丝

被，我省大部分中小企业做的就是蚕丝被的生意。”分析

原因，汪海涛说，“主要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

吧，如果说现在人人都买一件丝绸衣服，这个行业一定会

发展壮大。”

“我看到过一个数据，我国每年人均丝绸消费不到15

克，印度人均消费在25克以上，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人均消费已达到125克。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黄德辉

说，“我省的丝绸消费量就更低了，没有消费市场，你很难

要求企业做更多投入，改进工艺。广东蚕桑综合利用做

得最好，江浙加工工艺做得最好，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达

地区，也是丝绸消费量相对较高的地区。”


